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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路璐是一個美麗女人，1999年她因通姦殺人被法院判處死刑，並執行了槍決。當地一個專門研究女犯人心理的專家徵得法院同意，對她被執行死刑前的心理進行了研究。為了獲得真實的心理感受，法院在真正槍斃路璐前，專門設計了一次假槍斃，然後，由路璐把她的感受寫了下來————



我叫路璐，和情夫張雷通姦，被他夫人發現後，我和他殺死了他妻子，我們倆都被判處死刑，也許當那位教授看到我這份東西時，我已經被處決了。實際上，我和張雷已經被「處決」了一次，不過打在我身上的不是那銅彈丸，而是橡皮子彈，也就沒有真正死去，但也嚇暈了。事後，才知道那是一次假槍斃，是為了了解死刑犯臨刑前的心理感受，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搞的。



1999年4月30號上午，法院對我和阿雷進行了審判，審判結束時，法官宣判：「路璐，女，29歲，張雷，男，32歲，二犯勾搭成姦後，長期保持通姦關係，被張雷之妻發現後，合謀將張妻殺害，成立通姦罪、謀殺罪，依法判處路璐、張雷死刑。」被宣判死刑後，強烈的求生願望使我和張雷都提出了上訴，然而，很快被駁回。



5月12日下午，法官來到監獄，獄警把我和張雷從監房裡押到提審室。我拖著沉重的腳鐐被押到提審室。法官對我們宣讀了高等法院的命令：你們的上訴已經被駁回，維持原判，後天將對你們執行死刑。



我聽到這個結果後，心裡好絕望啊，現在我們一絲生的希望也沒有了，只有等死。宣讀完畢，我在執行死刑的命令上簽下了我的名字，並按了手印。



法官告訴我，按照法律，處決人犯有槍斃和斬首兩種方法。



我以前聽說過用斬首方式處決犯人的場面，不管是男犯還是女犯，都被五花大綁著跪下，一種方法是行刑的人一個把犯人的腦袋按在法桌上，另一個舉起大刀對準犯人的脖子狠狠砍下，犯人的腦袋立馬滾到地上，還有一種方法是犯人被捆綁著跪下，行刑的人從左後側一刀砍下犯人的腦袋，腦袋掉在地上後兩個眼睛都還在動。執行完後，還要把犯人的腦袋掛起來示眾。我想留個全屍，要求用槍斃的方式來處決我。



槍斃死刑犯以前我看過，死刑犯被五花大綁著，背上插著一塊亡命牌，有的是把亡命牌掛在犯人的脖子上的，一排行刑隊員端著槍瞄準死刑犯的胸脯開槍，可以將整個胸都打爛。要不就是打左後背心臟位置，子彈把左前胸炸開個大洞，如果沒有馬上死，法警還要補槍。



我聽老人說人死了還有靈魂的，可要是身首異地，就會變成到處遊蕩的鬼魂，到了陰間還要被別的鬼魂欺負，我也不原意自己這顆腦袋被砍下後那麼披頭散髮、眼球圓瞪、血淋淋地掛在柱子上示眾。



我請求槍斃我，我的要求被法官批准了，張雷也將和我一起被槍斃。



這三天好難熬阿，我好羨慕那些突然死亡的人，沒有什麼痛苦。哪像我這樣，知道自己要死了，而且具體知道那一天死，知道自己將怎麼死，又是這樣不光彩地死去。這三天，真是像三百年一樣漫長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自己被判處死刑後，求生的願望那麼強烈，因為我只有29歲啊，死刑就意味著我從肉體到靈魂的徹底消失，不被判處死刑，哪怕遭人唾棄地屈辱地活著，我畢竟還可以享受到一點人生的樂趣呀。



三天的煎熬終於要過去了，明天就是我的末日，明天我就要像以前看見別人被槍斃那樣，被反捆綁著雙手，讓人架著押赴刑場。專門看管我的女獄警對我還真好，她問我想不想換套衣服，化妝一下。



我說：「我想見我先生一面，就請他把我最喜歡穿的衣服送來吧。」她轉告法官，法官同意了。



我的先生下午就來了。



我看著玻璃外的他，心裡湧起了強烈的悔罪感，他對我那麼好、那麼體貼，可我還不安分，還去偷人、還去與別的男人通姦，我對不起他。



他把一袋衣服和一套化妝品遞給我。



這套衣服是我最喜歡穿、也是他最喜歡看的衣服：肉色蕾絲胸罩、白色小內褲、白色露腰背心、深藍色低腰緊身牛仔褲、黑色高統皮靴。我知道，他送這套衣服來，是想讓我在臨死前最後展示和感受一下作為女人的美，也是想最後看看我平常穿上這套衣服時的性感和魅力。



我好感激他，這麼理解我，我做了那麼多對不起他的醜事，現在就要被處決了，他心裡還裝著我。可是，我心裡清楚，我明天穿著這套衣服跟平常穿上它與他走在大街上是不同的了：明天我穿著這套衣服，身上會綁著法繩，平常挽他胳膊的手也被緊緊地反綁在身後，我的脖子上戴的也不再是金項鍊，而是被法繩勒著；我的背上還會插著或者胸前還會掛著一塊標誌著我即將被槍決的亡命牌，上面我的名字會畫著紅色叉叉，表示著我是個被處以極刑的女死刑犯；走在我身邊的，也不再是他，而是押解我的荷槍實彈的法警。



他和我過性生活時，有虐待我的愛好，也是要我這樣穿著，要我扮演女死刑犯，以尋求刺激。



他那樣，開始我不適應，可很快我也喜歡了，只要被他捆上，被他插上牌子，讓他在後面用玩具槍「槍斃」我，我就有一種快感。



今天，看他送來這套衣服，我也知道，他也許想看看我真正被五花大綁著插上亡命牌後的樣子，想看看我被政府鎮壓的下場。



我對他說：「我知道我的罪你永遠也不能原諒，我對不起你。謝謝你給我送來這些，明天我就要走上刑場被接受槍斃，你去送我，好麼？



我知道你喜歡捆綁我，可是，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能滿足你了，我落到這個下場是罪有應得，我罪該處死，我不被砍頭，而是被槍斃，我已經好滿足好滿足了。你明天跟著去刑場，好麼？



只要他們不阻攔我，我會像平常你最喜愛看的那樣走路、那樣跪著，最後一次滿足你。我被槍斃後，請你幫我收屍好嗎？



我會在陰間感激你。」



他同意了，臨走時，又告訴我：「聽人說，跪得越低越慢死，妳跪直點吧，他們打得準些……」。



聽完這話，我眼淚唰唰直流，心裡更加覺得有愧於他，我背著他幹了那麼多見不得人、對不住他的淫亂事情，可是，我就要被槍斃了，他還不願意我有太多的痛苦！



5月14日早晨5點，專門看管我的女獄警把早餐端進來，這是我被關進監獄以來最豐盛的一頓：有雞蛋、麵包、還有雞湯、牛奶。



一看到這些，我就知道這是我最後的「晚餐」，也許我吃後，還沒有來得及消化，子彈就打穿了我的胸脯；也許就在我吃這些東西的時候，法警們已經在佈置、警戒槍斃我的刑場了，也許好奇的人、詛咒我的人、仇恨我的人已經早早等候在刑場周圍，等著看我這個美麗、性感、風騷、淫蕩十足的女人怎麼被押赴刑場、怎麼跪下、怎麼被人當靶子那樣槍斃，等著看我被槍決後痛苦的臉和我漂亮的屍體。一想到這些，我哪還吃得進東西。



7點，10個荷槍實彈的法警來到監獄，我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



在女獄警的監督下，我脫下了囚服，穿上了老公送來的衣服，白色內褲，肉色胸罩，外面是白色小背心，再套上緊身牛仔褲，穿上靴子，啊，我彷彿一下子又回到了和老公一起玩「槍斃」遊戲的時候！



而我今天就要穿著這套衣服五花大綁著真正地被押赴刑場了！



弄好衣服，我又仔細化了一層淡妝，女獄警讓我照了一下鏡子，我看到了自己臨刑前在世上最後的樣子：還是那麼美、那麼性感，成熟中透出一種風騷和野性，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這麼一個美麗性感的女人也會殺人、也會成為眾人唾棄的女死刑犯，等一會就要被綁赴刑場，一聲槍響後就變成一具性感的屍體，可這是現實啊！



我化好妝，法警命令我跪下。我順從地跪下了。



一個法警用棕繩在的我脖子上繞了一圈在後頸部打了結，又把繩子穿過腋下在我兩個胳膊上捆了兩圈，最後，把我的雙手反綁到身後，又用另一根短繩捆住我的小腿上，我知道，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防止押赴刑場和執行死刑的過程中我逃跑。其實，我怎麼跑得了，即使跑也會被亂槍打死的，而且到了今天、受了這麼長時間的痛苦煎熬，我也盼望著早點被執行槍決，我跑不了，也不想跑。



我很快被五花大綁個結結實實的，被拉起來押到監房外放風的院子裡，張雷早被押到那了，他和我一樣也是被五花大綁著，我看到他，不知怎麼的心裡有一種踏實感。四個法警分別架著我們倆的胳膊，我們被押到了一個會場開宣判大會。還有三個死刑犯已經被押來了。



會場好多人啊，都是來看我們這這些死刑犯下場的。我不知道，我先生是不是也在人群中。



在被押著走上主席台前的時候，我臉上強裝出笑容，故意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腰子也一扭一扭的，皮靴在地上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音。



旁邊的人一定能看見我衣服裡面那對豐滿的大乳房，我希望自己在被槍斃前能有人欣賞我，能滿足一個女人在臨死前最後一絲虛榮心。



我們倆被押上了主席台前的台階上，面對著下面數千的人站著。



以前看見被人被這樣宣判死刑時，不以為然，甚至有一種看熱鬧的感覺，今天站在這裡被宣判死刑、即將被押赴刑場的卻是我————



一個女死刑犯！



我腦子裡好亂，就像昏睡了一樣的，心裡好恐慌。



我怕聽到法官口中說出的「槍決死刑犯路璐」的話，可是潛意識裡又在注意聽什麼時候提到我的名字、什麼時候法官宣布那意味著終結我生命的決定。



羞辱感使我本能地把頭低下，深深地埋在自己豐滿的乳房中間，可是脖子上的法繩勒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



兩個手在身後被捆綁得太緊，兩個乳房被勒得比平常更加挺拔、豐滿，還有一半乳房露在乳罩外面，透過低領的背心，可以看見我乳房上白皙的皮膚。



五個死刑犯中，就我是女人，我知道下面肯定有無數雙眼睛在盯著我看，他們中間也許有幸災樂禍的，有為我惋惜的，有仇恨、詛咒的，也會有火辣辣的、好色的。



我隱約聽到下面有人說「這女人好漂亮阿，被捆綁著也那麼性感。要是不被槍斃，我願意娶她做老婆。」



「這個女人真風騷，就要被槍斃了，還穿這麼性感，還要塗這麼紅的口紅！」



還聽見另一個人說：「要是等會槍斃時，她的腦袋沒有被打開花，我將來死了，到陰間去操她。」



聽到這話，我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滿足感，腦子裡突然像過電一樣浮現我和那個男人淫亂的情形。



就在這時，只聽見法官大聲地說道：「依法判處路璐、張雷……死刑，立即執行。現在，宣判大會結束，將死刑犯路璐、張雷……綁赴刑場、驗明正身，執行槍決！」



隨即，法警走上來一隻手緊緊按住我的左肩，另一隻手抓住我的頭髮先使勁往上提，向下面的人亮相，馬上又狠狠地把我的腦袋往下壓，另一個法警將一塊亡命牌插在我的後背上。



隨後，我、張雷和其他三個死刑犯被押上刑車車廂。



刑車上早有八名左臂戴著寫有「行刑隊」的黃袖章站在車廂兩旁。



一個法警在下面托著我的大腿，上面兩個法警抓住我的胳膊狠狠把我提了上去，又把我推倒車廂前面，讓我的胸脯緊緊地貼著車廂擋板。



警笛淒厲地鳴叫著在前面開道，死囚卡車載著我們五個死刑犯，緩緩地行駛在城區的主要道路上游街。



街道兩邊到處是看熱鬧的人群，他們就像我以前站在路邊看著死刑犯這樣被押著遊街示眾一樣，我相信他們看我的感覺和我當時的感覺差不多。



我下意識地抬起頭在人群裡尋找我熟悉的身影和目光。他們當中，肯定有我熟人甚至我以前的同事和朋友。



以前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漂亮、內向、安分的女人，今天他們看見我這樣背插亡命牌、被五花大綁讓法警押著上刑場的樣子，他們心裡會是什麼感受？



我不知道。沒準就在明天的報紙上，還會出現我這幅樣子的照片，加上一條「通姦殺人犯路璐昨天被執行死刑」的新聞標題。



一個小時後，死囚卡車把我們五個死刑犯帶到了刑場。



這是一片長滿野草的荒地。前面是陡直的山坡，兩邊站了好多的法警，還有好多人在圍觀。



刑車一停下，我就像被抓小雞那樣被帶下來。



有一排行刑隊員已經在山坡前面成一線站著，他們手裡都拿著一支步槍，他們頭上的鋼盔、手中的槍管和刺刀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馬上，就是從那些步槍中一支的槍管中會射出一顆子彈炸爛我的乳房，結束我的生命。



我看到這場景，早已嚇得小便失禁，尿液透過三角褲和牛仔褲，順著大腿直往下流。



兩個法警架著我的胳膊，幾乎是跑著往行刑隊站的方向走去。



我好害怕，歇斯底里地大聲喊：「我不想死啊，我只有29歲啊，我求求你們，別殺我，再給我一個機會啊！我求你們，我求你們了，只要不殺我，要我做什麼都行！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我的小腿被繩子連著邁不開步，架著我的法警像拖死狗那樣把我拖到了行刑隊的正前方，喝令道：「跪下！」



這時，我反而不再叫喊了，老老實實地背對著行刑隊跪在刑場的草地上，全身像打擺子那樣不停地發抖。



就在剛剛跪下的那一瞬間，心裡突然又湧強烈的求生願望，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轉過身子，眼睛死死地盯著一個行刑隊手裡的槍。



兩個法警立馬衝上來，死勁把我重新按跪在地上。



一個法官走到我的跟前，開始對我驗明正身：「妳叫什麼名字？年齡？」



我低聲回答：「路璐，29歲。」



法官又問：「犯了什麼罪？」



我說：「通姦、殺人。」



「知道今天對妳幹什麼嗎？」



「知道，槍斃我。」



「有沒有遺言？」



「請你們打快點、打準些，不要打我的腦袋。」



然後，法官走開了。又有一個人拿著照相機從前後左右給我照相，我知道這是在槍決前給死刑犯照的刑前相，槍斃後還要給我驗屍，照屍體的相片。



以前看過槍斃犯人，我知道，在走完這些手續後，開槍前還有10來分鐘的空檔，為的是有的冤判死刑的人可能喊冤，防止殺錯了。



這十分鐘比在監獄等死的那三天還難受，自己的生命不再以天計算，而是以分、秒計算。



我的心臟急劇地跳動，我甚至聽得見自己心臟跳動的聲音，全身冒出層層冷汗，我的臉肯定像被殺了死豬的豬皮那樣慘白。



我抬起頭往圍觀的人群掃視，希望能看到先生的身影，希望他能看見我被槍決前的跪姿和我被槍決時的樣子。



我看不見人群中哪一個是他，但我深信他肯定在他們當中。



以前，他這樣虐待我時，一看到我淒美的跪姿，他的陰莖就翹好高好高，不知道他看見自己的妻子這樣被別人強迫跪在刑場上等著被處決又是什麼感覺。



我雙眼直直地盯著地面，有幾隻螞蟻在動，我好羨慕它們————



自由自在、可以活下去，而我卻是一個罪人、一個被強迫跪在這裡接受處決的女死刑犯，一個即將被槍斃的女死刑犯！



陽光把我被五花大綁的身影和背上插著的亡命牌的影子照在地面上，亡命牌的影子在地上劇烈的搖晃著，我知道是自己太害怕，亡命牌隨著我的身子在抖動。



我左邊兩米的地方就跪著張雷，我在被槍斃前看了他最後一眼，發現他的褲襠那地方高高地鼓起。



以前聽說過女人被槍斃，子彈在射穿她的身體時，會莫名其妙地有一種快感。



男人被槍斃時，跪下後，有的陰莖也會不由自主地勃得起、在褲子裡翹得高高的。



張雷肯定也是這樣，就是他褲襠裡那根又黑又長又硬的雞巴曾給我了無數的刺激和快樂，也是那根雞巴把我帶上了不歸路。它的主人就要和我————



一對害人害己的狗男女————



一起被執行槍決了。



我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把頭深深地低下，屁股坐在自己的腳跟上，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往前傾，我的腦袋快要接觸到地面了，鼻孔貪婪地聞著泥土和小草的芳香。



這時，剛才對我驗明正身的法官又走上來，抓住我的肩，把我耷拉在額頭上的幾縷長髮放到後腦勺，緊了緊捆綁著我的法繩，告訴我：「很快的，妳跪得越直，痛苦就會越少的。」



我抬頭望瞭望她，感激地點了點頭。



隨後，她把插在我背上上的亡命牌取下，丟在我身邊的地上。



以前聽人講過，開槍前把亡命牌子從死刑犯背上取下，是為了讓行刑隊員打得準。



我看到了屬於我的這塊亡命牌，上面寫著「槍決通姦殺人犯路璐」，我的名字還被打了很大一個又大又紅叉叉。



法官用什麼東西在我左後背對著心臟的位置畫了一圈就走開了（事後被押回監獄醒來後才想起那是表明我的心臟位置，好讓行刑隊員對著那個圈射擊）。



我把屁股從腳跟上提起來，身子跪得直直的，乳房也挺得高高的，腦袋還是不由自主地低著，聞著身上的騷味、看著自己豐滿的乳房，片刻，這個乳房將不再高聳，子彈將把它和那遮羞布似的乳罩撕開一個大洞！



我的腦子一片空白，眼前又開始出現幻覺。



就在這時，突然聽見，後面一個人高聲喊道：「時間到，馬上執行死刑！」



另一個人又馬上喊道：「舉槍，瞄準死刑犯，預備，放！」



還沒等我明白過來，一陣啪、啪、啪的槍聲就炸響了。



我感覺，有一個硬邦邦的東西猛地打在我後背被畫圈的部位，我感覺到有生以來最劇烈的疼痛。



中彈的一剎那，我的陰部突然湧出一陣尿液，全身也閃電般湧起一種有點像性交達到高潮時的、又從未有過快感，然後，眼睛一黑，上半身不由自主地突然往前一挺，像倒插蔥一樣倒在地上，最後只感覺自己兩個乳房砸在地上，自己順著一個漆黑的大洞往下掉、往下掉……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弄回監房的。當天下午，我醒來了。又重新被戴上了腳鐐和手銬。我還以為這是夢。



過了半個多小時，法官陪著一個戴眼鏡的40多歲的男人走了進來，告訴了我真相。



法官說：「他是專門研究女犯人的心理的，希望妳配合好他，把妳被判處死刑到被執行「槍決」的心理如實寫下來，也算是妳被執行死刑前作出的貢獻。」



這時，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不知道張雷是不是真的被槍斃、在我前面上路了。



我也不知道，等我寫完這東西後，會不會還要忍受度日如百年的煎熬，不知道會過多久，才會真正地對我執行槍決……



......



路璐寫完這篇感受後的第二天，也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她被執行了死刑。



那天，沒有再開宣判大會，她的丈夫再也沒有去為她送行，也沒有人圍觀，她穿著同一套衣服，同樣塗了鮮豔的口紅，只是披頭散髮，形象更加哀怨、無奈。



一輛警車、一個法官、一個負責驗屍的法醫和六名行刑的法警押著她到了同一個刑場。



在那裡，她發現刑場上就她一個女死囚孤零零地跪著，才知道張雷已經在那天被執行了槍決，今天這個刑場、就是專門為自己準備的，今天就是她真正的末日。



她已經沒有那天那樣恐懼了，順從地讓法警把自己押到指定的位置，也不等法警命令，不用法警按，自己老老實實地背對著行刑隊跪下。



她臉色死灰般慘白，她抬起頭，眼睛無神地望著前方的山坡，把兩條腿分開，三寸高的高跟鞋和身上的衣服發出性感的亮光，鞋尖抵著地面。



身子像稻草一樣跪得好直好直，後背瀑布似的披肩髮中露出高高的木製亡命牌，似乎是插在這個風流女人墳墓上的墓碑。



這一次，法官將亡命牌從她後背取下，同樣是履行完驗明正身、照遺像、問有無遺言的手續，然後，指揮員下令：「瞄準死刑犯路璐，預備，射擊！」



一聲槍響，子彈打偏了，從她後背射進去，就從左乳房靠右的地方穿出，乳罩和左乳房立刻炸開了一個雞蛋大小的洞，一股鮮紅的血液像噴泉一樣噴射出一米遠，把地上的草染成了紅色。



路璐像一堵牆無聲地重重地倒在地上，兩條腿拼命地亂蹬。



法警跑上來，把路璐拽起來，想把她重新按跪在地上，給她補槍。



可路璐已經跪不穩了，但她還有意識，兩眼哀怨、淒慘地看著法警，嘴裡流著血，喃喃地說：「我好疼，求你們，再給我一槍，快點。」



兩個法警扶住她的肩，她勀強跪住了，腦袋無力地耷拉著，整個樣子十分哀怨、淒美。



另一法警把步槍抵住路璐的左後背馬上開了一槍，她「?」的一聲重新倒在地上。



也許是這個女人生前造孽太多，老天不讓她那麼快死，有意折磨她。



挨了第二槍後，路璐還是沒有斷氣，法警把她的身子翻過來，發現這個女死刑犯眼睛還在轉動著，嘴裡喘著粗氣，胸部急劇地起伏著，傷口部位往外冒出血泡，原來只是擊中了肺。



為了快點結束這個風騷、風流女人罪惡的生命，一個法警把槍緊緊頂住路璐的左乳房，扣動扳機，一顆子彈穿透路璐的乳房直接射入了她的心臟，又穿進了泥土，路璐口中噴出一股鮮血，掙扎了幾下，就斷氣身亡，眼睛像死魚眼睛那樣睜得圓圓的。



一個風流成性、風騷十足、淫蕩下流的女人就這樣結束了她短暫而可恥的一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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